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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思明

在如今这个“读图时代”，文学无
疑受到了电影、电视等多种艺术形式
的强烈冲击。相对于门槛较高的文学
阅读来说，很多人可能更倾向于观看
影视剧，因为后者是一个更为直观的
大众化的欣赏趋势。而文学改编可以
让更多的人接触到文学作品，在文学
和影视之间架起一座互通的桥梁，从
另一个侧面有效促进文学的传播和发
展。

但是应该注意的是，基于文学原
著的影视改编并不是简单的照搬。著名
文学家、戏剧家夏衍曾说：“改编是一种
创造性的劳动，它一方面要尽可能地忠
实于原著，但也要力求比原著有所提
高，有所革新，有所丰富。”“忠实于原
著，但是用影视化的语言来进行加工，
因为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毕竟是在两
种艺术形式之间的转换。”人物的情感
变化在文学原著中可以用文字来表达，
但改编成影视语言则需要用环境、细
节、演员动作来体现。因此，文学改编不
能一成不变地照搬照抄，而是要在原著
的基础上向前走一步。对经典的改编，
需要找到原著与时代精神的契合点，在
当今时代的价值判断和精神追求下“老
树开新枝”，体现当代人的审美心理和
追求。电影《林家铺子》《祝福》以及老版

的电视剧《西游记》《红楼梦》《四世同
堂》等，都是根据经典小说改编的影视
剧佳作，之所以至今仍被受众所喜欢，
其原因盖出于此。

在新时代背景下，改编文学经典
也面临着新的时代使命。尽管越来越
多的文学作品被搬上银幕荧屏，在制
作技术、特技效果、场面营造等方面
有了很大进步，但毋庸讳言的是，在
文化精髓、细节处理、人物性格表达
等方面仍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和瑕
疵。比如现在的改编剧存在模式化现
象。业界人士指出，从布局布景来看，
不管什么阶层的人家里都是“墙上一
幅 画、窗 台 一 盆 花、中 间 放 一 张 沙
发”。影视作品中的布局摆设本来是
为体现人物性格身份和剧情推进服
务的，但是现在的很多文学改编作品
往往会忽略这些细节。再如两个人吃
一顿饭，包括吃饭原因、桌面摆设、花
多少钱、有什么菜等细节，其实是塑
造人物所不可或缺的，因此需要精心
设置，不能总是一个模式、一种样貌。
当年夏衍在对茅盾小说《林家铺子》
的文学改编中，注意到了场景中的每
个小细节，林家小姐闺房里柜子的摆
设和上面的小物件都十分考究。这是
表现人物的思想和性格的需要，新时
代的文学改编也应该用这种精益求
精的匠人精神进行打磨，深入理解和

把握原著精髓，推出优秀的改编作
品。

当前在影视剧创作领域，“IP改编
热”的兴起成为一个颇引人注目的现
象。如何正确看待文学经典 IP 的改编
与传播，是当下影视剧创作实践和理
论批评应该切实关注和深入探讨的一
个重要问题。有学者主张，在文学经典
IP的改编中，应提倡经典正说，努力保
留和传递文学经典的美学价值和文化
内涵。也有人认为，文学改编不必忠实
于原著。笔者窃以为后一种观点不值
得肯定。改编者只有忠实于原著，真正
理解和把握好原著的创意和精华，并
在改编中予以保存和深化，才能做好
这项工作。那种认为原著已经产生了
较大影响，或已经拥有较多粉丝，买下
版权后无论如何改编都会获得成功的
看法和做法，实际上是靠不住的。

鲁迅在致王乔南的信中写道，他
的《阿 Q 正传》“实无改编剧本及电影
的要素，因为一上演台，将只剩下滑
稽，而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
为目的”。这实在是一位文学大家的先
见之明，此言亦可视为经典的警世通
言。比如，相比原著和电影《小兵张嘎》
的生动有趣，电视剧《小兵张嘎》则显
得有些相形见绌。电视剧《红高粱》播
映之前，有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和
同名电影在先。电影《红高粱》在一种

神秘色彩中歌颂人性与蓬勃旺盛的生
命力。可以说，赞美生命是其深刻主
题。而电视剧版《红高粱》在一些关键
元素上，偏离了小说对于人性、生命、
自由的讴歌精神，将一个颇具生命爆
发力的经典之作演绎成了现代时尚
戏，使得该剧的经典魅力明显削弱。

法国文艺理论家巴赞认为，就改
编而言，选择的原著越重要、文学价
值越高，越容易在改编过程中破坏原
始作品中既有的平衡，因此改编者必
须具备高超的才华与技巧，才能在新
作中建立一种全新的平衡——这不
是简单的忠于原著所能做到的。原始
的平衡来自文学创作，但改编后的平
衡却必须适合新媒介本身(如电影、电
视或戏剧)，并且必须和旧作中展现
出的平衡感旗鼓相当。同理，从文学经
典或既有成功的影视精品改编的新版
影视剧，也同样存在一个如何打破既
有的审美艺术平衡，构建忠实于改编
对象的新的美学平衡问题。这个问题
拿捏不好，往往使改编流于失败。

文学名著是人类文化的瑰宝，是
不会衰朽的“活招牌”，文学改编当
然不该成为“禁区”。而很好地把握
文学名著的思想内核，在深刻理解、
用心阐释的基础上刻画人物和讲好故
事，才是文学改编赢得好口碑的关键
所在。

□全秋生

作为长篇纪实文学 《长城证
明》 的兄弟篇，长篇小说 《铁腿神
枪》（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 年 1 月
出版） 甫一面世就好评如潮。这部
抗战题材作品讲述了冀东抗战时期
神枪手欧阳波平的传奇故事，正所
谓“英雄抛碧血，壮歌荡燕山”。
该书不仅视角独特，透视了冀东抗
战的残酷与悲壮，而且情节曲折感
人，人物刻画个性鲜明，颇具震撼
力和感召力。

主人公欧阳波平历史上确有其
人。当年为了写作 《长城证明》 一
书，董连辉大量阅读、搜寻、查证
各种档案资料，走访民间老人，在
长达十几年的搜寻整理过程中，意
外发现了 《长城证明》 主人公李方
州的挚友欧阳波平的感人故事。欧
阳波平出生在湖南，早年为十九路
军军官，后参加红军，经历二万五
千里长征。1937 年至 1938 年，在
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9 年

12月，任八路军冀东部队主力团十
二团团参谋长兼一营营长。1941
年至 1942 年夏，他与迁青平联合
县第三总区区委书记李方州密切配
合，浴血长城，开创迁安早期抗日
根据地。他能文能武，善于排兵布
阵，调兵遣将，是冀东抗日战场上
威震敌胆的优秀指挥员。1942 年 8
月 8 日，欧阳波平率一营在彭家洼
设伏，全歼日本关东军某王牌中
队，不幸在打扫战场时遭警卫员刺
杀 牺 牲 ， 令 人 痛 心 扼 腕 ， 叹 息
不已。

李方州与欧阳波平，两人一个
在部队行军打仗，周旋于日寇扫荡
屠戮之间；一个在地方秘密潜伏，
确保部队作战的后勤供给。可谓一
明一暗，遥相呼应，沉重打击了日
寇与伪军的嚣张气焰。此外，两人
不仅相貌相似，行事风格、人品胸
怀也有诸多相通之处。因此，让欧
阳波平短暂而悲壮的人生传奇流传
于 后 世 ， 成 为 董 连 辉 的 又 一 个
愿望。

由于有参考价值的确切信息几
近于零，再用 《长城证明》 史料考
证的创作手法显然是行不通的。董
连辉决定用长篇小说的形式来讲述
欧阳波平的传奇人生。与以往文学
作品、影视剧中所塑造的抗日英雄
形象不同，欧阳波平身上有许多引

人关注的特质：虽然战争环境恶
劣，但他非常注意个人卫生，为此
甚至落下了“爱臭美”的话柄；他长
期坚持体能训练，身手了得，形
体健美，并经常和战士们比试拳
脚⋯⋯这种塑造人物形象时的崭新
尝试，既生动又可信，让英雄回归
真实，脱离了以往文学作品中那种
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大上”形象。
笔者认为，这种与时俱进的创作风
格与那些抗日神剧里的雷人手法是
不可同日而语的。一位在战场上威
风八面的“战神”，生活中却是一
位真实可爱甚至带有某些性格“缺
陷”的邻家大男孩，这无疑更契合
新时代读者的审美口味。该书出版
后，作者董连辉先后到几所高校与
学生进行交流，发现在 90 后大学
生读者群体里，像欧阳波平这样的
抗日英雄形象是颇受欢迎的。

《铁腿神枪》 不仅揭露了日军
在侵华战争中屠戮中国百姓的残暴
本性，同时也深刻揭示了在民族存
亡的危急时刻，一些出卖国家、出

卖灵魂的人为祸之烈。比如神枪手
欧阳波平的前两任警卫员都是因汉
奸出卖而壮烈牺牲，他本人最后也
倒在被汉奸收买的警卫员枪口之
下，令人扼腕叹息。

铁血荡倭寇，忠魂铸长城。寻
找英雄，呼唤英雄，祭奠英雄，重
塑英雄的浩然之气，是该书的灵魂
所在。正如董连辉在后记中所说：
我们不能在硝烟中与前辈们一起冲
锋，用镜头拍下他们慷慨赴死的悲
壮瞬间，但我们能够拂去时光尘
埃，用笔头书写他们气吞山河的诗
篇，以艺术真实还原他们“浴血长
城驱倭寇、荡气回肠谱壮歌”的伟
大壮举。这种令人崇敬的铁血精
神，也正在新时代中国军人身上传
承和延续。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
而作。《铁腿神枪》 的出版，无异
于一场洗涤灵魂的及时雨，于那些
一味追求声色犬马的享乐群体来
说，不啻当头棒喝，具有独特深远
而又意味悠长的积极意义。

□李 季

唐 颖 的 长 篇 小 说 《家 肴》
（《收获》 2018 年第 3 期） 写上海
一家两代人的悲欢离合。大舅元鸿
坐牢十五年后回到上海，无法与妻
子宝珠共同生活，一个人搬出去
住，巧遇早已嫁给他人的外室阿
馨，两人再次来往，掀起新愁旧
怨，从而给整个家族两代人带来了
种种波澜。

故事的叙述者是元鸿的外甥
女、容家的小女儿容美。整个故事，
好像就是她用眼泪串起来的。容美
的生活充满困惑：小时候不理解爸
爸容先生和妈妈元英为什么偏心，

凡事都向着姐姐容智；有了自己的
家庭后又不懂如何才能得到幸福；
不了解大舅家的儿子知成和姐姐容
智为什么逃离家庭不知去向；不清
楚大舅的死讯为什么要瞒住家族中
的所有人。她想破解家族中的种种
谜团，却越陷越深，当真是剪不断理
还乱。然而，读者如果心细，自然会
在乱麻中找出一丝线头，剥茧抽丝，
厘清上海老弄堂深处这一扇门里的
家长里短、聚散离合。

容美一直怀疑自己不是容家的
亲生女儿，真相恰恰相反，姐姐容
智才不是亲生的。容智是大舅元鸿
和阿馨的女儿，容智出生时，元鸿
早已入狱，根本不知道这个女儿的

存在。为了阿馨好再嫁人，元英抱
走了刚出生的孩子，说是送给了别
人，所以阿馨始终也不知道容智就
是自己的女儿。父母对容美说打就
打说骂就骂，对容智却格外疼爱，
一方面是因为亲生的再打再骂也不
妨，另一方面是觉得离开父母的容
智应该得到更多的爱。容智长大后
得知真相，又加上被警方误判入狱
羁押一年，从而心灰意冷，切断与
家庭的一切联系。表哥知成对自己
的出身又自卑又伤心，也选择了逃
离。前一代的伤痛在后一代身上蔓
延，命运翻云覆雨，每个人都各有
各的伤痛，他们看似隔膜，其实亲
情的力量无处不在，就像一道道家

肴，虽然普通，总带着永远不变的
温暖。

多年后，在妈妈的葬礼上，容
美终于明白，家的味道就是妈妈的
味道，妈妈的味道就是那用母爱烹
制出来的一道道菜肴的味道。她最
终与生活和解。容智和知成也最终
回归，选择了宽宥和感恩，找回了
曾经的温暖。

生 活 离 不 开 美 味 佳 肴 。《家
肴》 让我们看到了上海人生活的实
质，不过是人间烟火。容美随手记
在笔记本里的家庭食谱——烤麸、
炒盐肉、酱鸭、糯米绿豆汤、红烧
肉等，不仅具有实用性和可操作
性，还具有观赏性。每一道菜后

面，都站着一个教科书级别的上海
女人——元英。可以说，元英就是
老一代上海女人的代表，大难临头
敢于担当，粗活、细活都能拿得
起，内里坚守着最朴素的道德标
准，做人履行责任，善待他人。

从 《家肴》 中走出的上海一家
人，是平凡的上海人，他们身上携
带着浓郁的人间烟火气息，也携带
着时代变幻的岁月沧桑。他们是那
个时代上海人的命运写照，却又超
越了地域和时代，具有普遍的指代
性。这一家人乘坐着同一叶小舟，
在时代的激流中飘摇，几欲沉没，
却最终驶至彼岸，家族中的成员各
自上岸，奔向自己的命运。

□高中梅

陈忠实先生是当代著名作家，代表
作 《白鹿原》 在文学史上具有经典意
义。他的散文也同样具有强烈的感染
力，文字朴实热情，情感真挚动人，洋
溢着蓬勃的生命力。而今，读陈忠实的

《我走在这活泼泼的人间》（湖南文艺出
版社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一书，从白鹿
原到烟火人间，感悟到平凡也能焕发出
别样的光彩。

这本书文字老辣，关中味十足，读
来十分过瘾。全书收录了陈忠实 44 篇
经典散文，展现了他丰富的情感世界和
深厚的文学造诣。书中有陈忠实对故土
的深深眷恋，也有对文学创作的思考，
释放出他一贯温暖真诚的人文关怀。读
者能从中寻找到作家的童年和少年，他
生活的家园、成长的经历、爱与怕以及
苦与乐，还能体验到他创作 《白鹿原》
的艰辛，他为人处世的原则，他的使命
感和他生命的意义。

穿过几十年的时光，陈忠实更多的
是回顾贫困的少年、艰辛的青年，以及
自己默默奋斗的中年历程。父母、亲
人、朋友、老师、同道，在他回望的目
光中缓慢而从容地走来，面目变得更加
清晰起来。在 《何谓益友》 中，陈忠实
回忆，早年的冬天，北京的一位编辑老
何看过他写的 《接班以后》，来向他约
稿，认为它具备了一个长篇小说的架
势。“我当时还在惶惶着能不能写出第
二篇、第三篇⋯⋯我根本没有动过写长
篇的念头，我便给老何解释这是老虎吃
天的事。”陈忠实的文字，就像他的名
字一样，把自己内心的那份忠诚、热烈
的感情，用平实朴素的语言展现给了读
者。

陈忠实的文字常于厚重之中透出作
家的性情。如 《告别白鸽》 一文，展现
了他柔情婉约的一面。在写作的寂寞岁
月里，两只白鸽活跃了白鹿原下老宅的
盎然生机，鸽子“捕食的温情和欢乐的
声 浪 ， 会 使 人 的 心 绪 归 于 清 澈 和 平
静”，使得陈忠实享受生命的静谧并得
到理智的清醒。当白鸽遭到鹞鹰的袭击
时，陈忠实表现出一种难以割舍的情
感：“盼它伤愈，盼它重新发出羽毛的
白色。然而，它死了。”和白鸽的相处
中，陈忠实对生命的尊重和呵护，对弱
小者的体谅和同情，表现出了作家的敏
感和悲悯情怀。

陈忠实的心灵、情感、所思、所
念，始终没有离开他出生、成长的土
地。如 《绿蜘蛛，褐蜘蛛》 一文，写的
是栽梨树的过程，看着梨树慢慢长大、
开花、结果，这里面给人带来了太多的
喜悦和对生命的希冀。《原下的日子》
写在原下的祖屋两年的生活，他刚调入
陕西省作协时，由于专业作家可以自由
支配时间，于是他索性决定从城镇回归
乡村老家，在祖屋里读小说、写小说。
这个旧宅老屋，可以说是陈忠实文学写
作和精神生命中的一个原点。读之，能
感受到陈忠实在那片原上的思索与坚
守、突围与耕耘。

陈忠实的文字因为“真”而蕴含着
“力”，因为“力”又突出了“美”。他
常说：“我散文写作的基本守则，首当
真实，既不容许妄说，更不添附虚伪之
词。”只听他说话，就知道他是一个西
北汉子。打眼一看，分明是典型的“秦
人”造型。倾听书中讲述，感到他是这
样一个人：生活简单，却能处处悟出道
理；语言简朴，却总能一语中的。对人
生的感悟，他可以用最简单直观的语言
来描述：“馍蒸到一半，最害怕啥？最
害怕揭锅盖。因为锅盖一揭，气就放
了，所以，馍就生了。”

读完全书，陈忠实笔下的人性美、
人情美，以及真实独特的体验，无不令
人赞叹。陈忠实之所以能成功，不仅因
为他有过人的天分，还因为他有常人所
不及的吃苦精神。在写 《白鹿原》 之
前，他可以用两年的时间查资料，再用
四年的时间去写作，这样的毅力与坚
持，试问有多少人能够做到？如今，原
上曾经有白鹿，人间再无陈忠实。在平
凡人间的生活中，读到陈忠实老练、老
辣的文字，更令人深思不已。

□周慧虹

不翻看内容，谁会想到 《愿
所 有 遗 憾 都 是 成 全》 是 著 名 画
家、散文家丰子恺的作品集？

岂止丰子恺被包装成了不折
不扣的“鸡汤大师”，萧红的苦难
经历被编排成 《遇见你，遇见不
变的纯真》，石评梅表达情感苦旅
和 内 心 彷 徨 的 散 文 和 小 说 ， 被

《你来过，愿记忆终究美好》 这样
轻飘飘的文字代替，就连作家汪
曾 祺 的 作 品 选 集 也 走 起 了 “ 鸡
汤”线路：《一定要，爱着点什
么》《不如喝茶聊天乘凉去》⋯⋯

近 年 来 ， 如 此 矫 揉 造 作 的
“鸡汤体”书名开始流行，爱、孤
独、遇见、牵手等词语一夜之间
变成图书封面上的高频词。如今
走进书店，稍加留意不难发现，
这类书不仅未见减少，反而愈加

“繁盛”，完全是傍上经典名家死
不撒手的节奏。

给名家经典强安一个“鸡汤
体”书名，容易误导读者。往往，
这些装帧设计颇显时尚的图书，与
一些青春作家的书混放在一处，从
书名到外在形式，乍看甚为相似，
缺乏文学常识的读者很容易搞混，
误将名家经典当成青春作家的手
笔。而且，用“鸡汤体”给名家经
典命名，很大程度上过分强调了作
家作品的某一方面，是在给作家贴
标签。以汪曾祺作品为例，“鸡汤
体”书名大多凸显的是“采菊东篱
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事实上
到了晚年，汪曾祺也有怒目金刚似

的作品。再如，在 《遇见你之前，
我以为我受得了寂寞》 等“鸡汤
体”书名的侵袭下，沈从文全然被
包装成了情爱高手，然而翻开书仔
细看看，《边城》《萧萧》《三三》等
经典作品呈现出的显然并不是这样。

将名家经典与“鸡汤体”书
名硬性捆绑，容易弄巧成拙，惹
人生厌。人们原本指望着走进书
店与纸质书来一番亲密接触，调
换一下阅读口味，不曾想举目所
见，依然是“鸡汤体”书名搔首
弄姿，令人躲闪不及。试想，读
者满怀期待的心情岂非瞬间变得
烦不胜烦？更何况，“鸡汤体”书
名不只是泛滥成灾，有些纯属卖

弄文采，又怎么能不招致一些读
者的反感？

据观察，那些老牌的出版社
较少采用“鸡汤体”书名，热衷
于采用此类书名的多属成立相对
较晚、商业气息较浓的出版营销
机构，书名的操刀者也多为年轻
编辑。他们刻意逢迎市场、渴望
图 书 热 销 的 心 情 可 以 理 解 ， 不
过，总是围绕“鸡汤体”书名兜
兜转转，某种程度上亦折射出策
划、编辑人员的不自信，折射出
他 们 经 营 理 念 与 职 业 精 神 的 缺
失 。 事 实 上 ， 图 书 出 版 机 构 以

“鸡汤体”书名迎合读者，反倒是
低估了读者的眼光和素养。开卷

公司监测数据表明，沈从文著作
中，销售位列前十的是人民文学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等
出版的不同版本的 《边城》《湘行
散记》，至于那些名字花哨的图书
无一进入榜单；朱光潜的著作，
还是 《谈美书简》《给青年的十二
封信》 这些耳熟能详的图书的天
下，像 《慢慢走啊，去过美的人
生》《从容生活，温柔处事》《心
若从容，一世安好》 等图书，根
本未在畅销榜上露面。

书名，相当于书的“眼睛”。
素朴纯真的澄澈双眸让人过目难
忘，而如果迎面而来的是一束妖
娆俗媚的目光，恐怕不少人会觉
得浑身不自在。因此，给图书取
名还是多一些自然得体，少一些
故弄玄虚为好。毕竟，真正打动
广大读者的，不是煽情，而是真
诚与真情。

平凡人间的
别样光彩

——读陈忠实《我

走在这活泼泼的人间》

书名何须“鸡汤体”

文学改编如何赢得好口碑

亲情是永不变味的佳肴 ——评唐颖长篇小说《家肴》

铁血忠魂铸长城 ——读董连辉长篇小说《铁腿神枪》

■文学名著是人

类文化的瑰宝，是不

会衰朽的“活招牌”，

文学改编当然不该成

为“禁区”。而很好地

把握文学名著的思想

内核，在深刻理解、用

心阐释的基础上刻画

人物和讲好故事，才

是文学改编赢得好口

碑的关键所在。


